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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故的原盐城县政协主席宋金城，是大纵湖镇
北宋庄人。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大纵湖公社做报道
员，宋老经常到我办公室来与我交谈。一次，他递给
我一张小纸条，上面密密麻麻地记录着当年北宋庄地
下党支部的一些情况。我很感兴趣，一边看着一边又
补充问着记录了一些材料。

早在 1931 年，我党便在盐城西陲北宋庄进行
艰难的开展工作。1933 年春节后，受党的委派，已
是党员的宋金城从上海回到盐城，在盐城西区进
行党组织发展工作，吸收了一批青年入党。是年 7
月，正式建立了北宋庄第一个党支部，这是当时盐
城 地 下 党 比 较 活 跃 的 一 个 党 支 部 ，计 有 党 员 10
人，其中雇工 1 人，贫农 5 人，贫苦渔民 1 人，鞋匠 1

人，粮行职员 1 人，女社会青年 1 人。
北宋庄地处大纵湖边，为盐城、兴化、宝应三县

边陲交界之处，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东有三里
荡，西南有方圆十数里的大纵湖，西有马家荡。这里
河港交错，芦苇丛生，是开展游击战争的有利地形。

这个党支部人数在当时已算多的了，人员符
合农村建党的组织路线，团结在支部外围的还有
赤色群众八九人。支部以北宋庄为根据地，四出
罗柴庄、楼季庄、大范庄、楼王庄、倪家庄、顾家舍
等地，活动范围包括北龙港、楼王、义丰、大纵湖等
地区。

在 1933 年 至 1934 年 期 间 ，支 部 曾 进 行 宣 传
活动。

北宋庄驻有地主武装的一个水巡中队，专门
敲诈勒索，镇压农民反抗。支部曾发动过士兵闹
饷、罢岗、罢操，也曾包围中队长宋自希，以求达到
组织哗变，拉一部分人到荡里打游击。通过这一
斗争，水巡队撤销。支部又发展了两名士兵为赤
色群众，经常为革命送情报，为革命同志打掩护。

宋老曾说，后来因全国处在革命低潮，地下党组
织不断遭受敌人破坏，北宋庄党支部于1935年和上级
党组织完全失去联系，一直到1940 年后，盐城抗日根
据地建立，才重建了党支部。

当时的党员和群众，经参加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牺牲的有 5 人，因老病已离开人世的 14 人，健在的有
13人。

回忆当年北宋庄地下党支部回忆当年北宋庄地下党支部
□ 王洪武

家乡的馓子很有特色。我小时候，小镇上就
有五六家油面店，每天下午满街都是炸馓子的油
香气，而有关馓子的故事也是让人津津乐道。

家乡人用泡馓子招待客人是件很普遍的事。
平时亲戚往来，都会带上一袋馓子，尤其是产妇坐
月子，亲戚朋友送“月子礼”，馓子是不可缺少的。
曾有对小姐妹，爸妈派她俩去邻村的一个亲戚家
送“月子礼”，买了馓子、糖等礼物。俩姐妹把馓子
拎在手里，眼看着口水己经流出来了，于是妹妹先
开了口：“弄根馓子尝尝吧！”没等姐姐答应，她就
拿了几根吃起来，姐姐挡不住诱惑，也跟着吃起
来。两个人吃着吃着，竟把馓子吃光了。怎么
办？姐姐出了个主意：就说半路上被人抢去了。
两个人回到家里，在父母面前撒了“谎”，父母信以
为真，又买了二斤馓子，让她们再去送这个“月子
礼”。后来，这个故事也被大家传为笑谈，也可看
出那会孩子们对馓子的喜爱。

家乡的馓子在制作上是很讲究的。首先是和

面。将选用的优质面粉，倒在案板上，加水并放进
少量盐，搓揉成面团，用两个拳头使劲揉，揉过一遍
后再揉第二遍，就这样反复揉，直到面团揉出劲道，
具有弹性和韧性，再切成长条形的面块。接着是盘
面，把长条形的面块，搓成大姆指粗的面条，刷油，
盘到盆里醒面。最后是油炸，把锅里的油烧开至冒
青烟，将面条拉细一圈圈绕到手掌上，用特制的长
筷子将面条“套”起来放入油锅，两只手抓着筷子不
停地抖动、抻拉。随着面条开始发出一个个指头大
的泡，面条逐渐变成淡黄色，这时右手的筷子转一
圈，使面条成麻花形时抽出，再炸一会儿面条呈深
黄色时搛上来，一把馓子就做好了。

在炸馓子的现场，还可以品尝到特殊风味的
软馓子和脆馓子。软馓子其实是半成品，呈浅黄
色，软软的、嫩嫩的、香喷喷，吃在嘴里绵软香滑。
脆馓子又称“木排”，是成品，因为刚出锅，所有吃
起来更加脆、酥、香。这些难得的美食令人难以忘
怀，想起它，浓浓的思乡之情总会油然而生。

馓子好吃故事多馓子好吃故事多
□ 任崇海

我出生在盐都区的一个小
村庄。这些年来，我家四代人
住房的变化，让我备感幸福和
自豪。

1949 年，祖父母为自己盖
起新房——丁头舍。所谓“丁
头舍”，就是整座房子呈“1”字
形南北走向的大房子（约 40 平
方米）。门开在朝阳的南面，内
分里外两间，外间砌有锅灶，里
间为卧室。房子的所有材料几
乎不花钱，都是就地取材，整个
丁头舍为土墙、草盖、树屋梁和
柴笆，不见一砖一瓦。虽然丁
头舍低矮昏暗，夏无凉风，俨然
一只偌大的“盒子”，但一家五
口住上这新房，比过年还开心。

1953 年，20 岁的父亲成亲
了。母亲的到来，让丁头舍显
得十分拥挤。祖父又于屋后搭
了一个柴笆棚子，里面可打上
一个“大地铺”睡觉。可是，风
吹雨打数年，丁头舍日渐破败，
祖 父 年 年 修 补 ，还 是 年 年 漏
雨。最后祖父母就在丁头舍里
度过了他们平凡的一生。

1956 年，我母亲的第一个
孩子、我的大哥，在刚满周岁的
大雪纷飞之夜，因丁头舍“雪

崩”而夭折……父母决定另起炉灶，自己砌三间新
屋。房基，是祖父与父亲一锹一锹挖出来的。他们披
星戴月，挖泥土、担泥土、脱土坯……忙碌一年多，脱
了一万零两百块土坯子。一切就绪，父亲请来一泥瓦
匠，叫上几个兄弟，经过一个多月的奋战，三间土墙草
盖房终于诞生了！

1989 年，我们兄妹四人相继考上了大学、中专。
此时，老家住房是清一色的“红色”风景。不高不矮的
红砖红瓦房，像一条条火龙依偎于乡间河岸。我家住
房也跟人家一样“走红”：红砖红瓦房。母亲噙着泪
花，欣喜地说，她嫁我父亲几十年来，第一次住上不漏
雨的大瓦房！

1999 年，两哥一妹先后在城里购买了商品房，接
着又拥有了小轿车。10 年后，他们购买了第二套房。
2010 年，看着亲朋好友都住上套间房，我心里像揣了
只小兔子。一咬牙，我也购买了一套近 200 平方米的
顶层套间房。

2019 年 3 月，老家房子被征收，政府给我家安
排了一户一宅自带花园和小菜园的双层别墅。美
丽新农村清一色的“幸福小院”，让我仿佛望见了幸
福晚年。

“一玉口中国，一瓦顶成家；都说国很大，其实一
个家；一心装满国，一手撑起家；家是最小国，国是千
万家”。是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也是社会的缩影。
国与家紧相连，没有国家的强大，哪有百姓幸福温暖
的小家？我家四代人的住房变奏曲：丁头舍——土三
间——砖瓦房——套间房——幸福小院，充分体现了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祖国日新月
异的变化。

我们的家园越来越美丽，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富
裕，如同芝麻开花节节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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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
翠

周末的清晨，与爱人一起带着老年营养品和一
些吃食，赶乘早班公交车回老家，看望年迈的父
母。傍晚时分，我们准备回家，在镇上的露天停车
场等候返城公交车时，碰巧遇到了以前在岳父庄上
开陈捷帮船的老许和他的老伴。我立即上前跟他
们打了个招呼，并帮他们从公交车上卸下自家种植
的三四袋瓜果蔬菜。

老许的帮船当时在陈捷村几乎是不可或缺
的，方便了不少人的出行。陈捷村地处盐城西南
边，隶属大纵湖镇。当时的陈捷村因地势低洼，一
直被外界称为“锅底洼”。由于偏僻，加之沟河纵
横，庄上陆路仅有一条泥泞小道可通集镇。因家
里老人需要照顾，曾在苏南跑过船运的老许毫不
犹豫地回到了老家，将一条五吨的水泥船收拾收
拾，请庄上的木匠师傅给船舱做了一个结实的顶
篷，用油刷了一遍又一遍，锃亮锃亮的。一挂一百
响的小鞭响过后，往返于庄子与镇上的陈捷帮船
就算正式营运了。

每天清晨天刚蒙蒙亮，老许便载着早起的村民
们出发了。近两个钟头，经过水路九转十八弯，帮
船总会赶在商铺营业前到达集镇。老许将船稳稳
地停在镇上最西端的泊位码头，大伙儿一哄而散，
奔向自己的目的地。采购生产生活必需品的立即
赶往供销社，喜好瞧热闹的一股脑儿往人堆里扎。
少数手头有富余的人，就到茶馆坐坐，点上一笼小
汤包，蘸点老陈醋，再来一壶茶，边吃边喝边听广播
里单田芳老师的说书，倒也悠闲得很。晌午时分，
该办的事办妥了，该购置的东西买好了，该赶的热
闹赶过瘾了，该享受的也享受得差不多了，大伙儿

便又踩着点陆陆续续回到帮船码头。大伙儿相互
间大声交流着、吹嘘着，赶回家时正好可以吃午
饭。下午，帮船再开上一个往返。如此，周而复始，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

因为都是庄上的人乘坐帮船，所以老许的生意
时好时坏。遇到春节、中秋等节日，嫁出去的姑娘
都会收拾得清清爽爽，穿戴整齐，携家带口回家看
望父母长辈，船舱里放满了包装精美的高档礼物。
碰到一起长大的发小，遇到庄上的七大姑八大姨，
顾不上严冬的寒风瑟瑟和夏天的酷暑闷热，互相间
急切而大声地问候交谈起来，不亦乐乎！原本枯燥
乏味的航程在柴油机的声响中也不知不觉地过去
了。此时，家里柴火灶上正在酝酿着美味佳肴，雾
气缭绕的厨房溢满了浓浓的爱意亲情，白发鬓鬓的
父母不时溜到桥头昂首眺望……

午饭过后，约莫下午点把钟的光景，老许总会
站在桥头上吼几嗓子：“开船了、开船了……”。当
发现还有一两个熟客没有登船时，质朴的老许还会
热情地跑到他们的家里去催一催。解缆起篙时，船
舱里塞满了绿色健康的时令果蔬，还有父母长辈们
不舍的情意。

每当淡季或者天气恶劣时，生意冷冷清清，只
有一两个乘客，收取的乘船费还不够购买柴油的本
钱，但老许依然坚持按时启航，按时返程。遇到庄
上行动不便的老人们需要购置东西时，老许也总是
乐呵呵地应下来，到了镇上忙前跑后采购齐全，回
来后除了货款，从不多收一分一厘。当时，我家还
住在镇上最东首，爱人在闲暇之时经常会带着孩子
乘帮船到庄上看望岳父母，回来时总是手提肩背带

回一些岳父母刚从田间采摘的新鲜蔬菜。看到我
爱人带着孩子不方便搬运东西，老许也会热情帮
忙。有一次，看到我岳父备好的大米、菜籽油等东
西太多太沉，凭我爱人根本拿不动。老许二话不
说，先安排其他乘客登岸，再将帮船重新起锚，一直
开到我家的码头，帮助将东西搬运上岸后才离开。
爱人过意不去，准备多支付一个份额的乘船费，老
许一再礼让，坚持没有多取一分。用老许的话讲：
都是一个庄上的人，帮船就是图个方便，如果什么
都算计成本利润，那就不如不开了。

后来，“村村通公路”工程开始实施，镇里将最
偏僻的陈捷村第一个申报立项并获得通过，大伙
乐开了怀。筑路工人第一天到现场开始施工时，
岳父专门打来电话告诉我们这一好消息，说以后
回去再也不用为交通不便发愁了。路修好后，陈
捷帮船终于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划上了圆满的句
号，退出了历史舞台。老许也正式告老进城，含饴
弄孙。闲暇之时回到庄上小住，空气清新自不必
说，与老邻居们唠唠家长里短，在房前屋后种些瓜
果蔬菜，没事再乘坐公交车到城里的儿子家溜达
溜达，享受天伦之乐。如此这般，倒也
心情愉悦，自由自在。目睹着眼前的一
切，顿然感悟：这不正是共享祖国发展
红利的和谐社会吗？

陈捷帮船陈捷帮船
□ 徐红旗

春末，我随着剧团到
东晋水城演出。刚刚下
过雨，景区内空气格外清
新，大片的油菜花花期已
近尾声，桃花梨花正在怒
放。忍不住摸一摸这些
花儿，搂一缕花香入怀，
我便沉醉其中了。

此刻的湖面上，几只
小艇来来回回地穿梭着，
大片的芦根下有点点新
绿萌动着，一群鸿雁追着
撒食儿的船儿翩翩起舞，
好不惬意。

说来，我对大纵湖并
不陌生。这个美丽的地
方，是我到盐城工作后最
先熟知的地方，因为每次
采风活动选址总会有大
纵湖。很多文友都已落
笔成文，我也很想写一篇
关于大纵湖的文章，可是
大纵湖太大，大得我不知
道从哪个角度写起，才能
体现它的宽广；大纵湖太
美，美得我不知道用什么
样的辞藻来装点，才能让
读者身临其境。

大 纵 湖 有 芦 苇 成
荡 ，那变化莫测的水上迷
宫，吸引了众多游客慕名
前来游玩。乘一艘快艇，遇荡而躲、遇岛而绕，眼
见前面已无路可走，再往前驶去，却又柳暗花明。
我是外地远嫁来盐城的，看着苍茫的天空，排排的
雁阵，总有一缕缕乡愁由心底升腾起来……

大纵湖有食亦美，甘洌的湖水孕育出的鱼虾
自不必说，单是清水大闸蟹就能让品尝过的人难
以忘怀。秋风起，菊花黄，便是一年品蟹的最佳时
节。大闸蟹，我是吃过的，揭开桔红色的盖子，油
亮亮的蟹黄，入口绵软鲜香，再来杯美酒，加上美
景就美食，唇齿生香自不必说，吮吮舌尖上的幸
福，回味无穷，不免让人感叹这大自然的馈赠！

大纵湖又有典故成章，让游人在感动的同
时得到心灵的滋养。“二十四孝”之“王祥卧冰求
鲤”“宗保救母”的传说，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演绎得淋漓尽致。游人如织的队伍里，随时都
能看到带着父母观光的儿女，幸福的脸颊上漾
着甜甜的笑。

大纵湖人杰地灵。回望千年文脉，这里有明
末清初著名书法家宋曹的祖居，有东汉末年文学
家建安“七子”之一陈琳之墓，“扬州八怪”之一郑
板桥也曾在这里坐馆授徒。文人墨客留下的足
迹，成为千古佳话，都为后人传颂不息。

很久以前曾是蛮荒之地的大纵湖，随着时光
而变迁，变得越来越美。在政府的精心打造下，大
纵湖景区的内涵越发丰盈。“水上灯光秀”“影视
城”“油纸伞巷”……不断加推的新景，更是点燃了
人们对生活的热爱和向往。

啊，富饶美丽的大纵湖，有芦荡、有绿洲、有
花鸟……来自全国各地的游人们，浸润在这繁茂
的花草中，行走在春天的温暖里，拥抱着这人世间
的万般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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媛

美丽大纵湖 自在东晋城 顾正山 林 黛 摄


